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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镜堂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家 。 １９３８
年 ４ 月 ２ 日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市 。 １９６５ 年毕
业于华南工学院 。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、高级建
筑师 。 长期从事建筑工程设计和研究 ，先后主
持负责设计的重大工程有 １００ 多项 ，包括 ２０１０
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
难同胞纪念馆 、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、华南
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 、中国市长大厦及大都会
广场 、鸦片战争海战博物馆 、浙江大学新校区 、
广州大学城华南理工大学及广东药学院 、重庆
大学等 。获省级以上优秀设计奖 ８０ 多项 ，首届
梁思成建筑奖及国家优秀设计金奖 ２ 项 、银奖
２项 、铜奖 ４ 项 。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
院士 。

我 　的 　路

我出生在广东省东莞市 ，那年代它还是一
个小县城 ，这是珠江三角洲有名的鱼米之乡 ，家
乡弯弯的河水 、浓浓的荔枝林 、密密的山村构成
一幅幅美丽的图画 ，从小吸引着我 。 少年时代 ，
我常常带着干粮和画板跟哥哥到郊外写生 ，慢
慢培养了对画画的兴趣 ，而我又想当工程师 ，听
老师说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 ，半个科学家 ，正合
我心意 ，从而萌发了学建筑的念头 。

１９５６ 年 ，我从东莞中学高中毕业后 ，随即

考入华南工学院建筑系 ，这里历史悠久 ，师资力
量雄厚 ，培养出来的学生思维灵活 ，实践和动手
能力强 。 在老师的指导下 ，我继承了这种传统 ，
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五年的学业 ，继而投考研究
生 ，师从岭南建筑大师夏昌世教授 。

研究生四年 ，我如鱼得水 ，陪同导师走遍粤
中四大名园及潮汕庭院 ，又一起调研北方皇家
花园和江南园林 ，协助导师对岭南建筑作了专
题的研究 。

对专业的酷爱和校园良好的环境 ，使我全
神贯注在学习上 ，当时国家还是处在困难时期 ，
但这对我毫无影响 。我常常在公共汽车上记外
文单词 ，速写本不离手 ，走到哪里画到哪 ，留下
了许多实测手稿 ，拍下了大量的建筑实录并加
以分类整理 。 １９６４ 年 ，我到北京为毕业论文收
集资料 ，找到一本很切题的英文书 ，一共 ６０ 页 ，
但只能借几天 ，那个年代没有复印机 ，住在北京
四合院式的小招待所里 ，条件很差 ，但是为了我
的学习 ，我毅然决定把它的全文和图表抄录下
来了 。 今天看来 ，这似乎是一件很笨的事 ，但却
考验了我的意志和毅力 。 如今 ，我偶尔拿给一
些学生看 ，他们对那密密麻麻的英文小字 ，徒手
勾画的图标及那么多的页数 ，无不感到惊讶 。

毕业了 ，我从校门走上社会 ，同许多青年一
样本希望“海阔凭鱼跃 ，天高任鸟飞” ，干一番事
业 。 但是不久碰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 ，我被分配
到湖北省建筑设计院 ，不久单位撤销 ，“干部下
放劳动” ，全部人员去到湖北一个偏远山村插队
落户当农民 ，过着日出而作 、日落而息的农家生
活 。 我夫人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工作 ，我们两
地分居 ，几经努力 ，我终于 １９７３ 年调到北京从
事建筑设计工作 。

“文革”时间 ，虽然浪费了宝贵的青春年华 ，
但感到庆幸的是我学习了辩证法 、枟矛盾论枠 、
枟实践论枠 ，久而久之 ，慢慢学会在错综复杂的事
物面前抓主要矛盾的思维方法和因时间 、地点 、
条件不同去分析问题的方法 。 真没想到 ，这些
学习成了我后来从事建筑创作的一些哲学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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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 。
随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结束 ，中国开始进入

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 ，百业待兴 ，基建
项目上马 ，沉默了多年的建筑界又开始活跃起
来 。 已到四十而立之年的我出于对建筑的爱好
和事业心的驱使 ，犹如“久旱逢甘雨” ，抓紧一切
机会学习和实践 ，全身投入当时有限的建筑创
作中 。

１９８３ 年 ５月 ，我全家四口从北京回到母校
华南工学院 ，这里有我的老师 、同事和我熟悉的
一切 ，高等学府的学术研究氛围将会给我从事
创作 、研究和实践提供广阔的空间 。 报到后 ，我
们先下榻在学校招待所 。数天后 ，院长告诉我 ，
深圳科学馆要举行设计竞赛 ，这是一个很有影
响的工程项目 ，但时间只有三个星期 ，不知我能
否参加 ？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机会来了 ，当时托
运的行李还没有到 ，家还没有安定下来 ，然而一
股创作的热情驱使我和夫人毅然接受回归后的

第一个挑战 ，经过 ２０ 多天日夜奋战 ，我们一举
夺标并成为实施工程 ，打响了回来的第一炮 ，并
在枟建筑学报枠发表学术论文 ，作品建成后又得
到了多个奖项 。

自此以后 ，我对每一个重要项目都提出要
求 ，力争达到优秀设计的同时 ，认真总结 ，在科
研和理论研究上也有所建树 。 从 ８０ 年代起 ，我
先后主持 １００ 多项重要工程设计 ，获国家和省
部级优秀设计奖 ８０ 多项 ，包括西汉南越王博物
馆 、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
念馆扩建工程 、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 、中国
市长大厦及大都会广场 、鸦片战争海战博物馆 、
浙江大学紫金港新校区 、广州大学城 、江南大
学 、华南师范大学南海学院 、重庆大学等一批有
影响的现代规划和建筑设计 ，并被授予中国工
程设计大师称号 ，后来又获得建筑界最高奖首
届“梁思成建筑奖” 。

当学生的时候 ，老师常对我说 ，建筑包括生
活的方方面面 ，建筑师最懂得生活 ，也是最会抓
紧机会学习和总结的 ，我常记住老师的教诲 ，听

前辈指点 ，向同行学习 ，向社会各行业的人请
教 。 在长期学习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 ，我不断
探索建筑创作的方法和规律 ，逐渐形成了“二
观”（建筑的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） ，“三性”
（建筑的地域性 、文化性和时代性）的建筑创作
理念 。

１９８９ 年 ，我开始为国家培养研究生 ，从当
年的设计为主转到设计与科研教学相结合的道

路 ，这正是我回学校工作的初衷 。 我根据专业
的特点和社会的需求 ，尝试将研究生的培养定
位在理论与设计的结合上 ，既非纯理论的研究 ，
也不是一般的职业建筑师 ，而是有较高创作和
学术水平的建筑师 。 建筑学是一门交义学科 ，
涉及技术 、艺术和社会方方面面 ，既要具有
１ ＋ １ ＝ ２的逻辑思维能力 ，又要学会 １ ＋ １ ≠ ２的
辩证思维方法 ，善于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抓主
要矛盾 ，学会整合和取舍 ，才能做出有创意的设
计 。 又由于建筑是一门与人打交道的学科 ，因
而我在研究生培养中除了传授专业知识外 ，还
强调学建筑首先学会做人 、善于与人合作共事 ，
学会团队作战的工作模式 ，使学生的创作能力
和水平有较大的提高 。

我在学生中既是导师 ，又是战友 ，不分彼
此 ，在创作团队中 ，一起构思 ，亲手勾画草图 ，常
常工作到深夜 ，虽然辛苦 ，但共同的建筑激情使
我们饱尝创作的快乐 。 我教学生设计 ，学生使
我的心态变得更年轻 。 在我 ６０ 岁生日的那一
天 ，学生们别出心裁以我回广州后的第一个作
品“深圳科学馆”为造型 ，送给我一个重 ２８ 磅的
生日大蛋糕 ，当时我为学生作了一场学术报告 ，
从此以后 ，每年生日及教师节 ，学生都从各地回
来 ，欢聚一堂开办学术交流会 ，他们中有的已是
教授和导师 ，有的还是 ２０ 多岁的青年娃 ，济济
一堂 ，十分高兴 。

我本想退休后和老伴好好享受生活 ，安度
晚年 ，自从选上院士后 ，反而更忙了 ，我对建筑
情有独钟 ，更离不开身边一大批可爱的莘莘学
子和我们的创作团队 ，这成了我生命不可分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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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部分 。 我给自己的工作定位为“三员” ，即
教练员（为国家培养研究生） 、运动员（亲力亲为
作建筑设计） 、裁判员（承担国家及单位的专业
评审和咨询工作） 。

几十年来 ，我从研究生毕业立志投身于建
筑事业 ，到承担大量的设计 、研究和教育工作 ，
一直在摸索建筑创作之路 ，这中间有顺流 ，也有

逆流 ，有辛苦 ，也有快乐 。 也曾站在十字路口
上 ，彷徨不知所措 。 也许因为我太热爱建筑专
业的缘故 ，至今尚能适应如此繁重的工作量 ，有
时确实感到很辛苦 ，然而一个满意的创作构思
或成功之作又使我精神振奋 。我选择了一条设
计与研究 、创作与教育相结合的道路 ，一条辛苦
但快乐的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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